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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谈恋爱

这枝头上有你作伴
我一点也不孤单
你羞涩的眼里

荡漾我青涩的微笑
我俩真诚地拥抱

不管未来
有没有甜蜜的收场

亲爱的
谢谢你为我付出情感

我一直在犹豫
趁着尚未步入婚姻殿堂

是否应该坦诚相告
我青翠动人的外表之下

泼辣的脾气

唉，做梦也没想到
婚姻并非传说中那么浪漫

当我俩携手进入厨房
点燃炉火，再加点油

在镬铲的煽动下
彻底暴露了

你我辛辣呛鼻的本性

因原

美美在网络上认识了
一 IT 男 名 正 男, 她 把 他 列
为 益 友 挚 友, 谁 说 网 上 没
真 诚? 正 男 人 脉 广 且 人 很
靠 谱, 得 知 美 美 是 保 险 招
来 员, 他 通 过 网 络 交 情 给
美 美 介 绍 了 很 多 宗 保
单 。 美 美 亲 自 走 访 欲 买
保险的,都顺利达成交易,
真 希 望 能 请 正 男 用 餐 当
面 言 谢, 他 也 说 不 必 客
气.....

正 男 从 事 网 上 贸 易,
没 店 面 , 只 有 一 不 向 外 开
放 的 公 寓 式 工 作 室, 他 俩
网 上 结 交 两 年 余 才 正 式
约会,那天是正男的生日,
说 好 在 他 工 作 室 庆 祝, 约
好 美 美 亲 自 做 了 个 蛋 糕
带过去凑热闹......

到 了 正 男 家, 客 人 还
未到,美美细细打量,布置
舒 适 、灯 光 柔 和 、摆 设 精
致 ,正男推介说全都是掏
宝 网 购 的, 她 真 服 了 他 眼
光!

更令美美受宠若惊的
是 今 晚 原 来 仅 是 他 俩 的
生日派对, 当正男拿出烛
台和酒杯时,美美惊喜问:

“你亲自下厨?”
“ 刚 点 的, 还 热 ! 只 一

个 电 话, 多 美 味 的 套 餐 就
送上门了!”

於是他俩在没人打扰
下,听着优美的音乐,享受
二人的浪漫世界...... 然后 ,
他 们 依 在 沙 发 上 在 适 度
的空调下观赏影片......

第一次的约会充满新

奇 和 激 情, 让 美 美 回 味 无
穷....... 接 着 下 来 的 日 子,
他 俩 约 会 的 地 点 都 没 变
动......

美美多盼望能与正男
把臂同游:购物、溜狗、或
到海边吹吹风、或上影院
到餐厅,可都被否决,他总
选 择 待 在 家 里 过 二 人 世
界......

他的网络贸易就在网
络 世 界 自 由 调 度 自 由 的
销 售 交 易, 通 过 网 络 银 行
过账,完全可以足不出户!
他 确 有 找 钱 及 生 存 能 力,
然 却 像 蜗 牛 离 不 开 他 的
壳般可以不见天日......

美 美 病 了 , 他 给 她 快
递 药 物, 或 请 她 上 他 家 方
便他照顾她,真不敢想象,
她 若 一 病 不 起, 他 也 不 会
抱 起 她 往 医 院 直 奔, 他 一
定 只 会 拨 电 话 呼 救 护 车!

美美开始由厌倦到反
感 到 抗 议 到 冷 战, 正 男 还
是我行我素,足不出户!美
美 也 清 楚 正 男 他 不 是 个
可以附托终身的人, 如此
下 去, 她 担 扰 她 以 后 生 孩
子一个人进医院、一个人
独自陪孩子上学溜达、一
个 人 买 菜 看 医 生, 还 要 照
顾家里的一个活宝!

什 么 女 主 外 男 主 内,
他 在 家 里 控 制 一 切 包 括
给 她 介 绍 生 意, 任 由 她 单
独在外面奔波......

伴 侣 伴 侣 是 这 样 的
吗?她开始犹豫......

一个不小心 (外一首)

这辈子
不管碰到了谁
都是一种久别的重逢

会让你牵掛一辈子的人
并不多
它像一壜浓醇的酒
像一杯浓郁不加糖的咖啡
或是一盏氤氲的茶香

也许不常见面
也许只在鸿雁中往来
被珍惜的收藏
在心底
或是一张旧照片
不知藏在哪一本书集
一个不小心
被翻起漾漾不息
的涟漪

岁月

岁月是一弯
流淌的河
蜿蜒曲折
的穿过心灵的溪涧
潺潺的
一路奔流

奔赴林野
穿过田畴
它没有渡口
也没有堤岸

很多相遇
都是一道
縈迴在心里
抑或是
转瞬即失的景色

很多熟稔的
会在时间
被风化
被侵蚀
斑驳
成了一段一段
的里程碑

碑上
没有年轮
却有岁月
斑驳
的痕跡

也许
有些人
有些事
只是依稀记起

而有些
仍盘踞在心头
根植在
心灵的沃土
不能相忘

棉 兰 不 同 于 雅 加 达 。
雅 加 达 的 华 人 几 乎 全 都
是讲印尼话的，而棉兰不
同 。 棉 兰 的 华 人 讲 华 族
方 言 ，尤 其 是 闽 南 话 ，简
直 就 跟 我 们 大 马 槟 城 的
一 模 一 样 ；腔 调 一 样 ，用
词一样，连神情也一样。

在 绵 兰 期 间 ，感 觉 好
像回到了槟城，舒服得很
…… 棉 兰 有 许 多 好 吃 的
东 西 ，这 更 像 槟 城 —— 谁
到 了 槟 城 不 是 记 挂 着 去
找 吃 的 ？ 现 代 人 颇 能 领
悟吃的艺术，认为吃并非
填饱肚子，而是有其背景
与情怀。当然，说是为了
解饮食文化也可以。

棉 兰 的 华 人 社 会 ，是
受 过 中 华 文 化 薰 陶 的 域
外 繁 殖 。 南 洋 风 情 是 白
兰 花 飘 香 ，芒 果 树 下 乘
凉 ；晚 风 吹 过 ，岁 月 静 好
—— 华 人 多 数 是 经 商 的 ，
大 富 的 办 企 业 、开 工 厂 ，
生 意 做 到 全 国 去 。 小 康
的 则 开 店 做 买 卖 。 大 家
不就是希望现世安稳，岁

月静好吗？
棉兰在地理上离槟城

很 近 。 除 了 同 腔 同 调 的
闽南语，连华语也如出一
辙 。 原 来 一 直 以 来 都 有
不 少 家 长 送 子 女 去 槟 城
读 书 ，一 方 便 是 学 习 华
文，另一方面是为日后出
国 做 好 准 备 。 例 如 棉 兰
文友林荣来，在钟灵中学
高中毕业后，再到英国继
续 深 造 。 他 人 长 得 胖 胖
的，豪爽、幽默、聪慧中透
着赤诚。谈起槟城，什么
地方的东西好吃，有什么
特色，他如数家珍。我们
说 槟 榔 律 光 大 旁 的 红 豆
冰好吃，阿依淡巴杀的叻
沙 让 人 想 起 都 流 口 水 。
他 说 带 你 们 去 吃 我 们 这
里的红豆冰和叻沙吧，不
会 输 给 槟 城 的 。 想 想 又
改口说：输也是输一点点
啦 。 你 们 的 毕 竟 是 宗 祖
发 源 地 。 有 人 问 他 多 久
去 一 次 槟 城 ？ 他 说 有 空
就去。那里有很多同学、
朋 友 。 人 一 到 就 被 接 去

饭 敘 ，同 样 的 人 、同 样 的
菜 、同 样 的 啤 酒 ，天 南 地
北聊个通宵达旦，好不痛
快。他说这叫旧日情怀，
友情是不能弃旧迎新的。

说 棉 兰 像 槟 城 ，我 倒
觉 得 槟 城 更 像 厦 门 和 鼓
浪 屿 。 这 感 觉 使 我 走 在
槟 城 的 老 街 坊 时 总 会 想
起 郁 达 夫 、徐 悲 鸿 ，甚 至
是孙中山这些人——不就
是 这 些 人 把 那 个 时 代 撑
起 来 的 吗 。 没 有 到 过 槟
城的厦门和鼓浪屿人，一
定 不 会 相 信 在 遥 远 的 南
洋 会 有 一 个 与 他 们 如 此
相 像 的 城 市 。 其 实 这 都
是 他 们 的 先 辈 把 家 乡 的
建 筑 模 式 搬 过 番 去 悉 心
打造而成的，是所谓的文
化 乡 愁 吧 。 郁 达 夫 最 能
勾 起 南 来 文 化 界 人 士 的
记忆；徐悲鸿是宣扬中国
现 代 艺 术 的 精 英 。 而 孙
中 山 ，那 就 更 早 了 ，是 百
年 以 前 的 陈 年 旧 事 。 在
槟 城 还 以 旧 称“ 庇 能 ”的
时代，那是辛亥革命的重

要 基 地 之 一 。 赫 赫 有 名
的“黃花崗之役”，就是在
庇能策划的。史称“庇能
會 議 ”。 —— 那 个 时 代 虽
然 早 已 经 过 去 了 ，但 是

“ 革 命 ”一 词 却 成 了 南 洋
历 史 情 感 所 寄 的 一 大 主
项 。 特 别 是 在 早 期 南 来
的华人心目中，这分情感
自然值得纪念。况且，记
忆是无穷多样化的，无需
要求怎样全面的叙述。

而我所怀念的是读史
的心情—— 对于“明知是
死 而 为 ”的 烈 士 ，抱 持 的
是一分深深的敬重，同时
也不免带点哀惋。

在印尼，从巴东、武吉
丁宜、万隆、雅加达，到棉
兰，我除了看到殖民时代
的荷兰建筑，更多的是来
自 中 国 的“ 古 董 ”。 像 黄
花 梨 、酸 枝 木 的 桌 椅 ，精
雕细刻的紫檀屏风，还有
樟 木 箱 子 、红 漆 盒 、瓷 器
等等。这样的南洋，想到
的也不仅是郁达夫，那是
个先烈 的年代……

先辈的年代
李忆莙

微笑
佩莲

这个夏天无法回家，梦留下焦虑的表情，片片绿
叶托起一滴眼泪，妈妈！那长满荆棘的海寻找您。

快乐随岁月烙在沙砾上，一粒种子期待萌芽，蓝
天微微地笑了，妈妈！守护幸福的心请留下 。

回去吧！童年。爱将孕育盛夏，璀璨日子里午
夜的催眠曲，小精灵的声音击打灵魂，妈妈！

不要在幽暗世界里，即便只有一个夏天可以拥
有。

足不出户 曾沛

牵牛花
不管路途险峻
他努力攀爬
为了向蓝天
吹奏一曲

唯有白云
好奇地驻足

聆听小小生命
对大自然的颂赞

即使知音难寻
小喇叭的激情
竟也坚持了
岁岁年年

摇 篮 ，以 前 住 在 乡
间 ，每 一 户 人 家 ，在 屋
子里一定会吊着一个摇
篮 。 摇 篮 都 是 藤 织 成 ，
长 约 有 三 尺 ，宽 又 两
尺。

摇 篮 ，是 摇 婴 儿 睡
觉 的 。 那 个 时 代 ，每 一
个人都是睡摇篮长大。

父 亲 把 一 根 树 干 ，
绑 架 在 屋 顶 上 的 横 杆
上 ，然 后 绑 上 一 条 粗 麻
绳 ，麻 绳 下 端 ，上 一 条
约 两 尺 长 ，粗 三 寸 的 弹
簧 ，吊 钩 摇 篮 。 把 弟 弟
放 在 摇 篮 里 ，轻 轻 拉 动
摇 篮 ，摇 篮 就 会 一 起 一
落，轻轻在摇动。

当 年 住 在 亚 答 屋
里 ，我 排 行 第 二 ，每 天
都要在摇篮边摇弟妹睡
觉 。 有 时 候 ，不 管 摇 多
久 ，妹 妹 都 不 肯 睡 ，摇
得 我 手 累 眼 睏 ，慢 慢 睡
着 了 。 妈 妈 看 见 走 过
来 ，把 我 拉 起 来 ，责 备

道 ：“ 叫 你 摇 妹 妹 睡 觉 ，
你 却 自 己 睡 觉 。”我 迷
迷 糊 糊 睁 开 眼 睛 ，看 见
妹 妹 的 眼 睛 溜 来 转 去 ，
我心里在骂：“ 都是你，
害我给妈妈骂。”

记 得 有 一 次 ，在 摇
弟弟睡觉，心急要去玩，
可 是 弟 弟 就 是 不 肯 睡 ，
我 越 要 越 生 气 ，就 举 往
他 的 屁 股 打 一 巴 掌 ，也
许 是 力 大 了 ，弟 弟 就 哭
了起来，哭着哭着，就睡
着 了 ，我 就 飞 快 跑 去 与
邻居的朋友玩。

当 我 到 了 学 校 读 书
的 年 龄 ，父 亲 为 我 报 名
就 读 江 沙 硝 山 侨 民 小
学 ，那 时 我 就 不 用 每 天
要 摇 弟 妹 了 ，摇 弟 妹 的

工作就交给大妹妹。我
习 惯 了 ，放 学 回 来 就 会
到 摇 篮 去 看 弟 弟 ，看 他
润 红 的 脸 颊 ，睡 着 也 会
微笑，很是可爱。

有 一 天 ，我 放 学 回
来 ，踏 进 屋 子 ，看 见 摇
篮 空 荡 荡 ，我 一 阵 惊
慌 ，跑 去 找 爸 爸 ，看 见
爸 爸 垂 头 坐 在 木 凳 上 ，
我 拉 着 爸 爸 的 手 ：“ 弟
弟去了那里？”

爸 爸 轻 轻 摸 着 我 的
头，沙哑的声音说：“ 我
们 的 家 实 在 太 穷 了 ，养
不 起 他 ，送 给 一 个 同 姓
的 有 钱 人 家 养 ，希 望 他
的 日 子 会 过 得 更 好 ，不
要 在 我 们 家 受 苦 。”爸
爸 说 着 眼 泪 已 掉 了 下

来 。 这 时 ，我 看 见 妈 妈
坐 门 旮 旯 ，轻 轻 在 哭
泣 ，拿 起 一 角 抹 眼 泪 。
我 看 着 空 荡 荡 的 摇 篮 ，
忍 不 住 也 掉 下 眼 泪 ，弟
弟从此就离开我们了。

日 子 不 断 的 过 去 ，
摇 篮 就 不 再 吊 起 来 ，爸
爸 把 拆 下 来 ，挂 在 板 壁
上 ，我 放 学 回 来 也 不 用
帮 忙 摇 弟 弟 ，可 以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去 玩 。 不 久
后，爸爸说要搬家了，离
开 这 块 的 菜 园 地 ，就 这
样，我只读了半年书，就
离开了侨民小学。

每 当 我 看 见 现 在 的
孩 子 ，睡 在 那 么 先 进 的
摇 篮 ，不 用 人 自 动 会 摇
动 ，这 就 让 我 想 起 那 些
苦难岁月，难忘藤摇篮。

摇 篮 ，摇 篮 ，越 摇 越
难 ；摇 啊 摇 ，难 啊 难 ，把
我们九个兄弟姐妹都摇
大 了 ，也 把 爸 爸 妈 妈 摇
到年老了。

摇篮
章钦


